
C4 大公園
責任編輯：孫嘉萍

曾
祖
父
曾
經
說
過
，
夏
天
是
老
年
人
最
難
熬
的
季
節
，
弄
不
好
就
要
過
去
了
。
確
實

，
他
那
時
沒
有
空
調
，
電
扇
都
少
有
。
酷
暑
時
節
，
除
了
在
戶
外
﹁席
捲
天
下
﹂
，
最
佳

的
消
暑
手
段
也
不
過
是
提
一
桶
深
井
水
，
渾
身
擦
洗
一
過
。
此
時
要
是
能
來
點
涼
爽
的
自

然
風
，
那
簡
直
是
上
天
恩
賜
，
雖
南
面
王
不
易
也
。

雖
說
如
今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
一
般
家
庭
都
用
上
空
調
了
，
但
對
我
這
樣
不
喜
人
工
製

冷
的
人
來
說
，
還
是
窗
外
的
徐
徐
清
風
更
加
舒
適
愜
意
。
於
是
也
順
便
聯
想
到
中
國
文
化

中
一
個
與
風
有
關
的
典
故
。
比
起
其
他
自
然
現
象
來
說
，
風
似
乎
更
捉
摸
不
透
，
引
人
遐

思
。
古
往
今
來
的
文
人
因
此
想
像
出
無
數
匪
夷
所
思
的
故
事
。
比
方
說
，
宋
玉
曾
用
﹁雄

風
﹂
、
﹁雌
風
﹂
的
說
法
忽
悠
楚
襄
王
。
宋
玉
在
《
風
賦
》
中
說
，
雖

然
普
遍
認
為
﹁空
穴
來
風
﹂
，
可
是
就
像
鳥
雀
擇
枝
築
巢
，
風
也
因

為

﹁其
所
托
者
然
，
則
風
氣
殊
焉
﹂
。
楚
王
能
夠
享
受
的
雄
風
，

﹁生
於
地
，
起
於
青
蘋
之
末
﹂
，
來
源
就
高
雅
不
凡
。
哪
像
庶
民
的
雌

風
，
﹁起
於
窮
巷
之
間
，
堀
堁
揚
塵
，
勃
鬱
煩
冤
﹂
，
一
看
就
是
﹁下

三
路
﹂
。

追
溯
兩
種
風
的
路
徑
和
效
用
，
更
有
貴
賤
高
下
之
分
。
大
王
的

﹁清
涼
雄
風
…
…
緣
太
山
之
阿
，
舞
於
松
柏
之
下
﹂
，
凌
高
城
，
入
深

宮
，
徘
徊
於
芳
香
的
樹
木
之
間
，
翱
翔
在
清
澈
的
流
水
之
上
，
有
威
勢

，
有
雅
蘊
，
甚
至
能
﹁愈
病
析
酲
，
發
明
耳
目
，
寧

體
便
人
﹂
，
簡
直
就
是
天
賜
良
藥
。
相
比
之
下
，
庶

民
的
雌
風
素
質
很
低
，
只
能
﹁動
沙
堁
，
吹
死
灰
，

駭
溷
濁
，
揚
腐
餘
﹂
，
而
且
吹
到
人
身
上
後
患
無
窮

。
宋
玉
說
，
這
種
雌
風
會
讓
人
心
煩
意
亂
，
氣
悶
鬱

抑
，
使
人
生
重
病
發
高
燒
，
吹
到
人
的
嘴
唇
上
就
生

唇
瘡
，
吹
到
人
的
眼
睛
上
就
害
眼
病
，
還
會
使
人
中

風
抽
搐
，
無
法
咀
嚼
、
吮
吸
、
喊
叫
，
求
生
不
得
，

求
死
不
能
。
宋
玉
筆
下
的
平
民
雌
風
既
像
傳
播
極
廣
的
傳
染
病
，
又
似

無
可
救
藥
的
癱
瘓
病
，
﹁鈍
刀
子
殺
人
﹂
，
看
得
人
觸
目
驚
心
。

我
猜
想
，
宋
玉
對
於
兩
種
風
的
描
述
，
只
有
在
楚
國
那
樣
終
年
濕

熱
的
南
方
地
界
，
在
夏
日
暑
熱
不
堪
的
情
境
下
寫
出
來
才
有
說
服
力
和

震
撼
力
。
如
果
是
北
方
凜
冽
的
冬
日
，
鋪
天
蓋
地
、
聲
勢
浩
大
的
﹁大

王
雄
風
﹂
未
必
會
那
麼
受
歡
迎
。

更
重
要
的
是
，
宋
玉
這
篇
《
風
賦
》
雖
然
不
像
他
的
《
高
唐
賦
》

和
《
神
女
賦
》
那
麼
瑰
麗
艷
情
，
但
其
中
暗
喻
的
道
理
卻
更
發
人
深
省

。
一
般
認
為
，
他
﹁雄
風
﹂
、
﹁雌
風
﹂
的
說
法
是
為
了
諷
諫
楚
王
，

讓
他
意
識
到
貴
族
和
平
民
生
活
的
巨
大
差
異
。
老
話
說
，
﹁冬
天
是
私
的
，
夏
天
是
公
的

﹂
。
因
為
飢
寒
交
迫
時
貧
苦
人
往
往
淪
為
﹁凍
死
骨
﹂
，
富
貴
人
家
卻
可
以
圍
爐
取
暖
，

春
深
似
海
。
可
是
，
夏
天
也
有
﹁心
內
如
湯
煮
﹂
的
農
夫
和
﹁把
扇
搖
﹂
的
王
孫
公
子
的

差
別
，
也
有
烈
日
下
汗
流
浹
背
的
﹁新
市
民
﹂
和
空
調
裡
一
夏
清
涼
的
享
福
人
。

同
在
藍
天
下
，
生
存
狀
況
卻
有
天
壤
之
別
。
階
級
、
種
族
、
性
別
、
時
代
的
差
異
都

造
成
人
類
生
存
狀
況
的
差
別
，
都
影
響
人
們
對
於
自
然
現
象
的
感
受
。
風
霜
雨
雪
如
此
，

火
山
爆
發
、
海
嘯
地
震
等
自
然
災
害
也
如
此
。

每年 「兩會」，代表、委員
都會提出大批議案，積極參政議
政。其實，從廣義來看，那些對
國計民生具建設性想法的、能推
進歷史進步的意見、建議、議論
，都可稱提案。如是，歷朝歷代

各種議案多如恆河沙數，但真有意義、有廣泛影響、
能青史留名的少如鳳毛麟角，以我孤陋寡見，堪稱史
上最佳提案的當有如下幾條。

孟子的 「提案」很多，最有影響也最具民主色彩
的，莫過於 「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能在那
個高度封建專制的時代提出這樣振聾發聵、石破天驚
且離經叛道的提案，需要的不僅是睿智的思考，更需
要驚人的勇氣。即便孟子沒有其他閃光思想，僅憑此
提案就足以使他永垂不朽了，因為這句話溫暖了幾千
年來勞苦民眾的心，也讓那些視民眾如草芥的暴君不
能不有所忌憚。

西漢人陳湯沒太多建樹，他的 「提案」來自一份
給皇帝的戰報，在彙報了消滅入侵匈奴人數和繳獲後
，他加了一句似評論似宣言的名言： 「犯強漢者，雖
遠必誅。」陳的提案，一個字：壯！什麼時候想起來
都叫人熱血沸騰，有了這樣豪邁、雄壯、凜然的氣勢
， 「雖千萬人吾往矣」，國家就不可戰勝，民族就不
會受屈辱，秦時明月的皎潔，漢時雄關的巍峨，就會
代代相傳，永保中華子民的安康和平。

杜工部的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
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這一 「提案」，既有歷史意
義，更有現實意義，時下，買不起房的寒士還有成千
上萬，房價卻打着滾地往上漲，雖然國家調控房價的
措施接連出台，可是各地政府卻很不給力，依舊在推
出地王，在吃賣地財政，在當高房價的背後推手，杜
甫倘若地下有知，也會喟然長嘆，那些公僕的胸懷志

向怎麼還不如我一個窮酸詩人呢？趙匡胤的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
事之人」。宋太祖行伍出身，但對讀書人卻頗尊重，曾以太廟誓碑的
形式立下 「祖宗家法」，明確規定：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所以，有宋一代，沒有文字獄，不搞
以言治罪，也不知誹謗、惡攻、影射、腹誹為何物，至少保全了蘇軾
、司馬光、范仲淹、陳亮的腦袋，儘管宋代談不上盛世，也沒什麼
「明主」，還被遼、金逼得棲棲遑遑，但卻為後世一些讀書人所嚮往

，羨慕之情每每溢於言表。
左宗棠收復新疆之議。一八六七年，阿古柏在新疆鬧獨立，朝廷

對此爭論不休，以李鴻章為首的 「海防派」主張放棄新疆，理由是那
地方是不毛之地，荒無人煙，不要也罷。左宗棠則據理力爭，力排眾
議，明確提出 「無陸防則無海防，無新疆則無大清」，並不辭老病，
請纓出征，抬棺行軍，一舉收復新疆。平心而論，如果沒有當年左宗
棠的一柱擎天，力挽狂瀾，今天我們去新疆恐怕就要用護照了。

龔自珍的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得人才者得天
下，古今概莫能外。文王得姜尚興周，齊桓公得管仲興齊，劉邦得韓
信興漢，劉備得孔明興蜀，而實際上，姜尚太老，管仲是仇人，韓信
一投降列兵，孔明係山野農民，如果沒有不拘一格，都難被起用。今
日用人，也應不論門第、出身、學歷、籍貫、年齡、性別，唯才是用
，不拘一格，方可開創偉業，成就宏圖。

毛澤東 「搞一點原子彈、氫彈」的動議。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澤
東提出： 「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附案
之一：陳毅說 「當掉褲子也要搞原子彈。」附案之二：林彪說 「就是
用柴火燒也要把原子彈燒爆炸。」現在看來，沒有當初的下決心搞
「兩彈一星」，中國就沒有今天的大國地位，就沒有幾十年的國家安

全，就難免在人家的核威脅下仰人鼻息，衷心地感謝這一提案。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振興華夏有賴最佳提案，願其多多益善，佑

我炎黃子孫。

一年遊興盡於秋。
秋天是一個斑斕多彩的
季節，又是秋風送爽、
外出旅遊的好時節。此
時，走南闖北遊覽一些
嵌有 「秋」字的景點，
別有一番情趣。

平湖秋月 為杭州西湖著名十景之一
，在西湖白堤西端，前臨外湖，水面開闊
，皓月當空的秋夜，湖平似鏡，月落湖中
，清輝如瀉，為賞月之絕佳處。此處一聯
云： 「萬頃湖平長似鏡；四時月好最宜秋
。」詩情畫意，盡在聯裡句間，秋月之美
，不言而喻。

象山秋月 廣西桂林的象鼻山有一水
月洞，江水穿洞而過。水月洞在江中倒影
，恰似一輪明月，飄浮水上，獨具情趣。
每逢秋月懸空之夜，在此坐船賞景，可體
會 「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水流月不
去，月去水還流」之意境。

盤錦秋色 位於遼寧省盤錦市大洼縣
，總面積二十餘萬畝，以舉世罕見、聞名
遐邇的紅海灘為特色，也是內地著名的攝
影勝地。每到秋季，海灘濕地上一種名為
碱蓬草的植物葉子變紅，遠遠望去，就如
同一張碩大的火紅地毯平鋪在大地上一樣
，於是平日裡蔚藍的海灘化身為紅海灘，
壯觀異常，讓人流連忘返。

龍首尋秋 在遼寧鐵嶺市區東部，為
鐵嶺八景之一。山於平地兀起，從東南蜿
蜒而來，綿延十餘里，勢如長龍，秋高氣
爽之時，紅葉滿山，霜林變紫，層林盡染
，風光迷人，入山尋秋者，不絕於道，正

如明代陳循在《龍首尋秋》詩中寫道： 「霜林變丹紅，秋高
天氣泅。幽人植杖來，踏遍碧峰頂」。

太液秋風 位於北京中南海，為燕京八景之一。中南海
（原名太液池）東岸萬善門旁，有一水埠，水中有亭叫 「水
雲榭」，在水雲榭上刻有清代乾隆皇帝書寫的 「太液秋風」
四字。每屆朗朗秋日，在水雲榭靜觀秋風微動太液池水，吹
起層層漣漪，波光粼粼，別有一番景致，給人以美的享受。

鱷渡秋風 為廣東潮州八景之一。在潮州城外韓江有個
古渡口，叫鱷渡，此處為韓江上游最寬闊的江面，每逢秋天
，秋風吹皺了平靜的江水，堤上魁梧筆直的木棉樹沙沙作響
，不時落下黃葉，緩緩飄在遼闊的江面上，風景迷人，別有
情調。有詩讚道：「人立晴波秋水綠，葉飛遠浦晚霞紅。」

白水秋風 為四川峨嵋山十景之一。峨嵋山萬年寺後全
是闊葉大樹，秋季時景色格外迷人，層林盡染，黃橙相間。
天高雲淡，林濤陣陣，彩葉飄舞。寺內有一白水池，秋風起
時，吹皺一池清水，風情無限，恰似古詩寫道： 「三秋水淨
，白雲輕飛；秋風號林，黃葉颭水。」

白塘秋月 位於福建莆田市涵江區白塘鎮。白塘白水茫
茫，風光秀麗，自古以來是人們秋天賞月的勝地，為莆田二
十四景之一。每當秋高氣爽，圓月流輝之時，白塘四周的大
小山峰倒映水中，塘中有山，山中有月，水清月沉，分外奇
特，引人入勝。有一聯： 「平分秋色，天無私意；良宵圓滿
，月見多情。」正道出了 「白塘秋月」景點之美。

洞庭秋月 為湖南瀟湘八景之一。秋天的夜晚，月色如
銀，八百里洞庭湖面，碧水如鏡，風平浪靜。天空和湖面相
互映照，月光和湖光相互交融，泛舟湖上，則別有一番情趣
。倘若登上君山或岳陽樓，賞秋月，望洞庭，又是另一種情
懷。明代楊基的 「湘水秋更清，湘月秋更白。光輝一相蕩，
水月不變色。」就是 「洞庭秋月」美景的寫照。

早上起床，打開門窗，陣陣秋
風吹來，好不爽快。我心中禁不住
自言自語： 「夏天，再見了！」

今年北京的夏天，比起去年還
算好過。去年我們不在北京，去多
倫多看望女兒一家。據說那時高溫

持續很久，而且少雨，白天暑熱自不待言，夜間也熱
得難以入眠。今年高溫有所降低，雨量亦較多，但霧
氣濃重，晴天甚少，每天打開窗子都不禁嘆息： 「又
是一個霧霾天！」現在，難熬的夏天過去，清爽的秋
天已經來臨。天高雲淡，讓人心地豁然開朗，心曠神
怡。更讓人高興的是，到處都可以感受到豐收季節的
已經來臨。

清晨去公園散步看到，夏日的繁花一些開始凋謝

，但不知什麼時候，園藝工人又把不畏寒冷的花草種
下，花圃裡依然五色繽紛。荷塘仍一片綠色，然細觀
之，荷葉有的已開始發黃，綻放的荷花已剩下不多。
不過，碩大的蓮蓬一個個昂起頭，浮出水面，等待採
摘者到來。

公園內歌聲四起，炎炎夏日停頓的活力又釋放出
來。在湖畔的亭子間，一位鬢髮斑白的老者，踩着二
胡伴奏的樂點，有板有眼地唱着《空城計》，儘管路
過的觀者不少，他依然毫不分神。走不遠，歌聲飄來
，原來是一些女性，有的中年，也有的老年，在湖邊
引吭高歌《洪湖水，浪打浪》。再往前走，則看到一
位音樂愛好者，在鬱鬱葱葱的樹林間，正在全神貫注
地演練薩克斯，悠揚的曲調盪漾在湖面。

其實，不要去公園，在我們居住的庭院，就可以

感受到秋天的到來。傍晚在庭院散步，不經意間發現
，幾棵石榴樹已結碩果，紅艷艷的石榴壓彎枝頭。好
像昨天才看到火紅的石榴花，不覺春天、夏天兩個季
節已過去。庭院內還有柿子樹、紅果樹、海棠樹，都
已結果。柿子還有一點發青，正在成熟；紅果和海棠
，遠遠望去，染紅了綠色的枝椏。

秋天是最美好的季節，但離冬天也不遠了。而在
寒冷的冬天，人們往往又盼望春天以至夏天的到來。
特別是女孩子，夏天他們可以穿短裙短褲，打扮得靚
麗誘人。然而，從健康角度來講，只有經受一年四季
氣候，特別是嚴寒和酷暑考驗的人，才會更健康，更
充滿活力。讓我們享受秋天，經受嚴冬，期待明年春
天、夏天的到來。

我曾在四個駐外使館工作，
共十八年，其中約有十分之一時
間，即在格魯吉亞那一年八個月
最為難忘。上至國家元首，下至
平民百姓，都給我留下揮之不去
的記憶。

一九九五年三月至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出任駐
格魯吉亞第二任大使。在這個國家裡，我享受到了一
份在別國享受不到的殊榮，因為時任該國總統的謝瓦
爾德納澤，多次與我進行過推心置腹的長談，四次盛
情邀請我陪他到外地視察，一再讓我享受他那獨有的
雅幽默。

格魯吉亞竟有「十幾億人」

有一次在大型群眾集會上，謝總統談到國內問題
時說： 「格魯吉亞目前很困難，我這個總統也難，但
有朋友相助，便感到肩上的擔子輕了許多。」之後，
他突然宣布：中國大使現在就同我們在一起，請看，
他也坐在主席台上。我立即站起來向大家致意。緊接
着，總統向台下發問：我們格魯吉亞目前有多少人？
會場內齊聲喊道： 「五百萬」。他連連搖頭擺手，高
聲喊道： 「不對，不是五百萬，而是十幾個億！」話
音還未落，全場就響起雷鳴般掌聲，經久不息。謝瓦

爾德納澤得意地停頓七八秒鐘後，又繼續說： 「常言
道， 『鄰居』是沒法選擇的，而是 『上帝給安排的』
。不過，我覺得，此話既對又不對。我們北部那個
『大鄰居』（指俄羅斯），的確是 『上帝給安排的』

，可是，我們在東部也有個 『大鄰居』（指中國），
卻是友誼給安排的。」這番有關 「兩大鄰居」的妙語
， 「引爆」了全場暴風雨般掌聲。

謝總統聲稱格魯吉亞有 「十幾億人」，並宣布該
國在東部還有一個 「友誼給安排」、但相隔甚遠的
「大鄰居」，這個浸透着政治智慧的大幽默，彰顯出

格魯吉亞人民對中國人民的一片深情厚誼。
有一次，謝總統在外地視察時，遠遠發現了一個

人，便拉着我的手走過去，沒頭沒腦地給我介紹：
「紹塔，斯大林黨！」原來，這是格魯吉亞斯大林黨

的主席。我們倆本來就認識，但交往不多，我知道，
這個黨很小，在民眾中的影響很有限。謝總統對紹塔
笑嘻嘻地說： 「你不是要競選總統嗎，老朋友，我給
你支個招，肯定靈！」然後，他朝着我努了努嘴，貼
着紹塔的右耳說： 「好傢伙，十幾億張選票哪！」之
後，謝總統又狡黠地、似問非問地對我說： 「斯大林
黨！大使先生能不給它這個機會嗎？」還沒等我說話
，他就衝着紹塔哈哈大笑，說： 「你看，你看，這麼
些天文數字的人站在你那一邊，我還敢同你爭選票！

」紹塔也向總統打趣說： 「我們是個小黨，哪敢同您
爭選票啊！您所說的那 『十幾億張選票』，即使真的
都屬於我們斯大林黨，那也遠在天邊。」之後，他轉
身對我真誠地說： 「十幾億中國人站在五百萬格魯吉
亞人一邊，這才是最重要的！」

每次視察後告別時，謝總統總是對我說： 「謝謝
大使先生撥冗來陪我！一個人有朋友相伴，心裡就會
感到踏實。」

在參觀中，每當遇到有人用格魯吉亞語介紹情況
，謝總統就會用俄語給我做扼要解釋。有一次，他在
「翻譯」完後笑着對我說： 「大使先生是翻譯出身，

能給我這個翻譯門外漢打個 『及格』嗎？」

總統的面子不如大使大

謝瓦爾德納澤十分尊敬我國領導人，在其言談舉
止中充滿着一片深情。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我拜會謝總統說：
「江澤民主席出國訪問途中，所乘坐的專機擬於七月

二日中午飛越格魯吉亞的領空。我國使館已照會格魯
吉亞外交部，提出專機飛越申請，並希望允許將首都
的第比利斯機場作為專機的備降機場。」謝總統得知
後顯得十分興奮，但說他此刻心情相當矛盾：一方面
當然希望中國主席的專機能準時、順利地飛越格魯吉
亞上空；另一方面則又盼望屆時出點小 「情況」，好
讓中國主席能從天而降。後來我才得知，謝總統特地
交代第比利斯機場場長，要做好中國主席的專機臨時
降落的一切準備。

他還吩咐總統禮賓官，將他七月二日整天的工作
日程全部空着，以便一旦需要，隨時可以到機場迎接
中國國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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